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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妞花，等待“人贩子”余华英被审判的日子

“杨妞花”这个名字，成为父母留
给杨妞花为数不多的念想。

但自从5岁那年被余华英拐到
河北邯郸农村之后，她便失去了这个
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陌生的
称呼——“李素燕”，成为了她被拐这
26年里唯一的身份标识。

在记忆深处，她一直记得父母给
自己起的名字“杨妞花”，小名“杨妞
妞”。她迫切地想要改回来。认亲之
后，她为这事多次找过相关部门。但
被告知，必须要有明确证据证明她曾
经叫作“杨妞花”。直到去年拿到判
决书，上面载明“李素燕”原名叫“杨
妞花”，她据此才能去申请。

今年6月，杨妞花从快递站拿到
新办好的身份证。回到自己经营的
美容店里，杨妞花看着手中的身份证
直流泪。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姐姐
杨桑英。

“你看，我跟你一样姓杨了。”
“哎呀，恭喜你。”“爸爸得多高兴

啊。”姐姐说。
看到姐姐的回复，杨妞花发了一

个小孩在地上打滚的表情。
拿到新身份证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杨妞花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兴奋之
中。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忍不住想要
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向别人介
绍：“我叫杨妞花。”

做回杨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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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妞花认亲之后回老家为父母扫墓。
受访者供图

10月11日，走出贵阳中院的杨妞花
（右二）接受媒体采访。 林珏瑶 摄

如今再提到“杨妞花”，很多人会把这
个名字和寻亲、打拐联系到一起。她寻亲
的故事被写成书出版，也有影视公司找
到她，想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影视作品。

今年9月底，电影《浴火之路》在上
海举办首映礼，邀请了杨妞花观影。出
发前，杨妞花只知道自己被安排发言，但
到了现场后，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如此“隆
重”地介绍——“5岁被拐的女孩”、“26
年后将人贩子送上法庭”，这是现场主持
人介绍她的关键词。

这部影片讲述了被拐儿童父母反击
“人贩子”的故事。这些家长们，有的为
了找孩子没吃没喝仍在坚持，有的在寻
亲过程中很乐观，却在找到孩子后发现
孩子已离世，受不了打击跳桥……看到
这里，杨妞花忍不住流泪。

电影里，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最终
下场凄惨——有的在雨夜被雷劈中，有
的则被水泥淹死。

看完结局，杨妞花心里特别痛快。
她觉得电影情节和现实生活很像：将她
拐走的余华英，很快将受到法律严惩；当
时为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中间人王某
付，如今已年过九旬，孤苦无依，晚景凄
凉；而另外一名参与拐卖儿童的男子龚
某良，也因早年的一场意外而离世。

回想自己把余华英送上法庭的经
历，杨妞花分享观后感时，把自己比喻成

“可以咬人的兔子”。“在迫不得已的时
候，我们就是虎和狼，可以冲破困住我们
的笼子，去撕咬坏人。”

反击“人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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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妞花（后排右二）一家和姐姐杨桑
英一家合影。 受访者供图

杨妞花父母年轻时的照片。
林珏瑶 翻拍

成为公益性寻人网站“宝贝回家”
志愿者这三年来，杨妞花收到很多私
信，向她求助的大多是被拐儿童。“我
可以找家吗？怎么能够让家里人知
道？会牵扯到养父母吗？”这些是他们
最常问的问题。

她想到一个办法——在社交账号
上发布自己和养父相处的日常。寻亲
成功后，她会带着聋哑养父到姐姐家
里一起过年，陪他一起去北京玩。她
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告诉想找家但不
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你们可以放心
大胆地去找，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决
定权在你们手里。你们只会多一个爱
你们的人，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我
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没有被影响。”

一开始，杨妞花听到很多质疑甚
至骂声，有人骂她的养父是“买家”，但
杨妞花还是坚持更新。时间久了，这
个方法“很管用”——有被拐儿童看到
她发的视频后，愿意主动站出来采血，
和亲生父母比对DNA。三年来，她已
经帮助过十多个被拐儿童找家人。也
有一些寻亲家长找到杨妞花，向她咨
询维权的经验。

这次到贵阳参加庭审前，杨妞花
随身携带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
年轻时候的妈妈，正如她记忆里那样，
爱穿白色的衣服，把长长的头发扎成
马尾辫；另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爸
爸，怀里抱着小时候的她。

有记者问，你会把照片带进庭审
现场吗？她摇了摇头。她不想让父母
看到“余华英那副德行”，而是希望用
这两张照片向大家描述“人贩子”给她
带来的、那些用言语形容不出的痛苦：

“孩子被拐之后，影响的不光是被拐的
人，在这个家庭里的其他小孩也不幸
福，父母也不幸福。”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
重审案一审开庭，杨妞花走出法院时，
被媒体的摄像机和话筒包围，在她身
后，是高举着孩子信息牌的寻亲家长，
期盼能借此机会让被拐儿童的信息得
以扩散。

经历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庭审，杨
妞花的声音透露着疲惫。但她仍然详
细地回忆庭审中的每一个细节：谈及
自己家庭的遭遇时，她注意到余华英
正抠着手指；而当两人目光相对时，余
华英依旧眼露凶光；情绪激动的寻亲
家长试图冲向余华英，被工作人员及
时拦下……

杨妞花不忍心拒绝每位到访的记
者，哪怕她已经把这些故事重复讲了
一遍又一遍。她格外珍惜每一次发声
的机会。尽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拥有
上百万的粉丝，但她始终担心自己的
力量不够。她希望通过接受采访，让
更多人关注被拐儿童以及寻亲群体。
正如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在
身边那样——“我想让更多人能够关
注到拐卖事件，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
人贩子。”杨妞花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贵州贵阳报道

2023年 7月14日，贵阳中院
开庭审理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
案；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
州省高院二审开庭；2024年1月8
日，贵州省高院作出二审裁定，发
回重审……每次提起案件的时间
节点，杨妞花总能快速又准确地回
忆起来。

1995年冬天，5岁的杨妞花和
父母、姐姐在贵阳生活，被邻居余
华英拐卖到河北邯郸一户聋哑人
家。在新的家庭里长大、结婚、生
子后，杨妞花决定寻亲。2021年6
月，她找到了自己的家，得知父母
因自己被拐伤心过度已经去世。

她决心把当年拐卖自己的“人
贩子”余华英告上法庭。2022年，
杨妞花向贵阳警方报案，一个月
后，余华英被抓。随后，余华英被
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2023
年，余华英被贵阳中院一审判处死
刑，二审法院以原判漏罪等为由，
裁定发回重审。

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9个
月，杨妞花几乎是数着天数过日
子。心里焦急的时候，她问公安、问
检察院、问律师，“到底到哪儿了？到
底咋回事？怎么还没弄清楚？”

实际上，余华英将受到的处罚
似乎没多少悬念：2023年，贵阳中
院一审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
处死刑。贵州省高院二审以原判
漏罪等为由发回重审，今年10月
11日，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贵
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自
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另外
两人，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
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共
计拐卖17名儿童，在一审和二审
所认定犯罪事实基础上，拐卖儿童
的数量增加了6名。在这种情况
下，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

杨妞花回忆，在该案一审、二
审、重审一审中，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均为死刑。因案情重大，本次
重审一审并未当庭宣判。

杨妞花希望判决越快越好。
她想给去世的父母一个交代，也想
放下这桩事。至于余华英，她在一
审开庭见过一面后，就不愿意再面
对，等到这个案子执行完，她不会
再提起这个名字。

“希望下一次宣判的时候，能
真正地拿到结果。”10月11日，走
出法庭的杨妞花说。

等待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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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亲者到志愿者

D

从河北邯郸到贵州贵阳，最快的高铁也要
近 7 个小时才能抵达。从三年前寻亲成功至
今，杨妞花已经在这条路上往返数次。路的一
头，是她从5岁被拐至今生活了近30年的地方；
另一头，有她儿时生活的老家和家人。如今，当
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在贵州省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阳中院）接受审判。

去年至今，余华英案每一次开庭前，杨妞花
都会提前两三天赶到。她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接受媒体采访、联系其他被害人的家属、帮他们
安排住宿……她一着急就容易上火，这两次到
贵阳，嘴唇起了泡，额头上冒出痘痘，爱美的她
照着镜子有些无奈。

作为受害者，杨妞花亲手将加害自己的人

贩子送上了法庭，她迫切希望余华英能早一点
受到法律的制裁，给自己、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
被拐家庭一个交代。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
审在贵阳中院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余华英曾拐卖17名儿童。因案情重大，该案择
期宣判。


